以下是邹秀菊女士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刑事控告书

控告人：邹秀菊   性别：女，出生：1961年1月30日 职业：退休职工
被控告人：江泽民  性别：男  年龄：89岁，前中共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控告申请事项

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江泽民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有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非法拘禁他人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立案侦查，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事实及理由

1996年1月，我意外遇到一起车祸使我右臂残废，在我绝望之际，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使我残疾的手臂恢复了正常，从修炼法轮功19年来，我从未吃过一粒药，未花一分国家医疗费，不仅如此，通过修炼，我身心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回升，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从不计较个人利益。我做推销业务从不拿回扣，我沐浴在佛光普照之中，身心轻松，就这么好的功法，全体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好，却遭到江泽民妒嫉，从而发动了这场打压法轮功的运动，我是这场被残酷迫害其中的一员，从我自身经历来看这场迫害给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肉体精神上造成多大的伤害，给无数个家庭造成多大的创伤，历史即将翻过这一页，发动这场迫害的江泽民必须承担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一、在看守所及大连教养院被迫害事实

2010年4月一天，大连市中南路派出所一行四人突然闯入我家非法抄家，不出示任何证据，抄走了我学习所有大法书及资料，把我送进了大连看守所刑事拘留，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精神崩溃了，神经就象错乱了一样，整天脑子嗡嗡响，不会正常思维，失眠了。

由于大批的抓捕法轮功学员，看守所里人满为患，每个监室有一半是法轮功学员，小小监室挤满了人，晚上睡觉全部侧身躺着才能挤下，就象刀鱼一样，上厕所回来就没有地方睡了。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40 天后，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对我非法劳动教养一年半，（这其间由于身体不适被保外就医，在家呆40天，因发真相资料又被抓回，被加期两个月）。教养的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并把我送到大连教养院接受所谓的劳动教育。

在大连教养院，教养院的管教强行逼迫我们放弃信仰法轮功，接受他们所谓的转化，为实现司法局下达的转化率，采取各种酷刑甚至指使教养院里因吸毒、打架、偷盗等普通犯人（我们叫普犯）使用各种方式折磨我们，直到我们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他们转化一个，普犯就会受到减刑做为奖励，所以普犯用尽全身系数逼我们写放弃保证书，以达到他们提前释放的目的。我们就这样被双重折磨，一刻不得安宁。

我因不接受警察所谓的转化，不放弃信仰法轮功，管教把我关进了小号铁宠子里，打背铐，罚站，让普通犯人监视我，如果我动一下，普犯就拿板条打脚背，仍不转化，管教就把我吊在铁笼子里，让两个普犯把我腿抬起来分别向两边劈，劈的我腿简直都要断了，痛得我撕心裂肺，头还被拳击头套捂着满头汗出不来，我痛苦到了极点。

为了反迫害，我决定绝食，狱医协同普犯强行给我灌食，狱医让十几个普犯把我按倒，掐鼻子、捂嘴巴、插鼻管，有一次我被憋得窒息了，太痛苦了，当时感觉一丝气息将要游走，这时她们松开了手，我又活过来了。她们看我活过来了，又继续给我往嘴里插管子，插不进去，就扒开我的嘴住里倒玉米糊，倒的我满身满脸的玉米糊，教养院的队长苑龄月、韩建敏在旁边指挥，把绝食的大法弟子全部吊在笼子里劈腿。

在教养院里，我们除了遭受酷刑折磨外，还要整天劳动，做奴工，给外贸公司或企业单位绣床单、做棉衣、系海带结什么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变得极其虚弱。

二、在大连看守所及马三家教养院被迫害事实

我修炼法轮大法时，国家是不反对公民修炼法轮功的，不但不反对，国家体改委还把法轮功誉为明星功派，可我炼得好好的，身体恢复健康，精神愉快，道德回升，我整个人生充满幸福和希望，1999年，江泽民却毫无理性的发动了这场迫害，强迫人们放弃修炼法轮功，炼就被拘留并送进劳教所丧失人身自由，我们当初善良的认为是国家不了解真相，所以我们去北京上访，结果全被抓捕，有的被送进看守所，有的被送进教养院，有的被判刑被送进监狱。上访行不通，有的法轮功学员就自已印真相资料，让老百姓知道法轮大法好！

2005年4月，我在大连市开发区发真相资料，被大连市保税区派出所抓捕并把我送进姚家看守所，在入所体验时我拒绝化验，送我去的警察为了达到看守所收我的目的，警察用自已的尿化验，我发现把化验单撕了，警察揪住我衣领把我塞进了警车里，还是把我送进了大连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我拒绝穿号服，因我没犯罪，不是罪犯，警察就给我戴手铐24小时戴着，我绝食抗议，警察给我打上死刑犯用的刑具，手铐和脚镣链在一起，背铐跪在那里，钉在床铺上，24小时都这样叫打地环，拉尿都是普犯犯人接，这些普犯不愿意干，将气撒在我头上，尽情的侮辱和谩骂，我受尽了她们的辱骂。

最难以忍受的是被强行灌食，他们将冷的玉米糊强行灌入我的胃里，灌完了也不将管拔下来，在头上粘着，管在胃里儒动疼极了，再加上双手背铐，手肿的失去了知觉，很粗的脚镣，跪在那里，看着周围的人都睡着了，我默默的流泪，我没有罪呀，终身残废修大法好了，说句公道话就遭如此酷刑，天理不容啊。

在看守所呆了近20天，警察将我转到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执行劳动教养2年。

在马三家教养院，管教对法轮功学员严格管制，每个不接受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由两个普犯跟着，叫包夹，不让讲话，我们每天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饼子，饼子里常常夹带着耗子屎。我们每天早晨5点起床，晚上9点收工，干不完活还得拿到监室里继续干，直到干完为止。稍有不如意，便会遭到队长张秀荣、向葵丽打嘴巴子、送到水房挨冻罚站。

在马三家教养院，只要一进教养院，就必须接受转化，因我拒绝洗脑、拒绝背监规、拒绝高强度劳动、不穿劳教服我遭受了各种折磨。

因拒绝听污蔑法轮大法的广播，拒绝洗脑教育，队长裴风把我关到三角库，铐在铁椅子上24小时一个姿式不许睡觉长达5天，同监室为营救我，集体绝食抗议，有的绝食，倒在地上起不来了，队长才把我放了回来。

因不背劳教监规30条，被管教王淑贞抽了无数个大嘴吧子，脸上都被打掉了一块皮，露出了红肉。

因不配合高强度劳动，被管教王淑贞拉到东岗吊挂，分抻，并指挥普犯打我的脸。有时将我的双手被铐在铁床两头，双腿跪在铁床栏杆下，痛苦极了。

因拒绝在答卷上写对师父不敬的话，被警察马吉山抽大嘴吧，指导员任怀萍指使普犯打我，我被打的受不了撞暖气，她们才不打了，打我的普犯为此立功，被教养院奖励、减期，她爸死了还特例给她单独放假一个月。

因不穿号服，被管教指使地痞李俊欧打。我所在的被监管二大队中的法轮功学员集体反迫害，不穿号服，警察三天不让我们出门，不给我们饭吃，拉尿都在屋内，并从社会上招来的地痞挨个打我们，强行给我们穿上号服。

在劳教所我们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时会突然遭到搜身、搜行李、搜经文加之考试、高强度劳动，使我们每个法轮功学员都遭受极大的伤害，不在那个环境中是想象不了我们的身心被折磨成什么样子。在外边，我因炼法轮功，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可在教养院我被迫害成高血压、大流血，管教王淑贞带我去马三家医院检查，医生说，极度贫血，需要休息，队长只让我休息了两个下午。

后来我们决定反迫害不参加劳动，管教任红赞、王淑贞把我分抻铐在铁床两头，王淑贞用绳子把我双腿捆住，腰弯成90度，这种酷刑非常痛苦，我挣扎不让她捆腿，王淑贞使劲拧我大腿内侧、腋下嫩肉，并用拳头打得我两眼乌清，眼睛充血，两眼跟熊猫眼一样，王淑贞还故意问我：“撞哪了”，我说：“你捆住了我，我往哪撞，是你捣的”。她说她准备给我加期，我说：“你今天给我加期，就是将来给你自已加罪”

教养院为了配合电视台在教养院录相做节目，让我们换上平时从来都不穿的工作服，我不配合，又被王淑贞打了。

有一次，管教在一名法轮功学员处翻到了经文，以包夹没有看管好法轮功学员为由将包夹加期5天，包夹哭着骂我们法轮功学员，我就开始绝食反迫害，制止这种恶行再次发生，教养院队长荣秀娥大骂：“管你什么事，你扛大旗来的呀，什么都管”，接着狠狠的打了我一顿，打的我前胸不敢动，不敢大喘气，半个月都不敢快走路。

还有一次，因为队长叫法轮功学员坐板凳，这位法轮功学员没及时坐下，被警察揪着该人的头发往死里打，我就拼命拉，队长几次把我踹倒，把法轮功学员拉出去打，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导致整个监室都喊“法轮大法好！”。队长把这位法轮功学员送回来，她的脸和脖子成了血柳，这就是教养院“春风化雨的转化”

因为我拒绝洗脑，拒绝转化，拒绝一切迫害，上边一来检查，队长就把我关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检查团走了再放我回来。为了让我驯服，在我饭里放药，因为每次给我们的饭都是盛好了的，所以当时没有发现。这是我被释放前一个小时有个普犯偷偷告诉我说：“有个卖淫的普犯叫高华（音）天天负责给我饭里下药”。我听了非常震惊，问她什么药，她说不知道，是队长王淑贞叫放的。我想起每次吃饭，队长戴玉红都站在我面前看我吃完饭，并问我：“老太太，吃的怎么样呀”，原来她在害我，我说我怎么经常出冷汗，别人盖被子，我只是盖布单，不敢快走，不敢低头，我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我健忘不记事，都是那时被迫害造成的。

在马在家教养院，教养院突然要求抽血化验，只抽法轮功学员的，普犯不在其中，我坚决不抽，事后才知道发生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在马三家教养院，普通犯人普遍被管教指使看管法轮功学员，我们受管教和普通犯人双重折麿，这些普通犯人不是吸毒的，就是打仗斗殴、卖淫的，她们大多心狠手辣，打起人来一般人是承受不了的。

为了抵抗教养院奴役，我们全体法轮功学员拒绝劳动，为此，我们全体遭到了暴打，我被一个男警拿着大号水杯砸在我脸上，另一个猛踹我大腿，我当时就站不起来了，还有一个男警对我拳打脚踢，往死里打，我当时嘴角就流出了血，手臂被打成黑紫色，马吉山抽我大嘴巴，揪我头发往墙上撞，因为承受不住他们的暴行，几乎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打的去干活了。

我绝食反迫害，队长张秀荣等一群警察，摁着我双手，将我铐在铁床上，张秀荣、周谦垫着报纸揪我头发，因我几个多月不能洗澡怕脏了她们的手，她们强行给我插管，灌玉米面糊，天天如此，我痛苦极了。时间长了，我的鼻子、眼睛、脸全肿了，管子不能从鼻子处插进去了，她们就直接将管子插到嗓子里，灌完食警察就把我吊挂、斜挂、蹲抻，看我坐下就踹我，腰变成90度，他们想着办法折磨我，警察马吉山就叫喊着“叫你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了”。我每天只被充许上一次厕所，还得多次喊队长好才能被放下来上厕所，平时吊我一只手时，我就用另一只手用塑料袋接尿，挂在腰带上，等充许上厕所时一起倒了再用。

因为我的双手天天晚上睡觉时都被铐在上二层床的梯子上，被固定一个姿式，我就利用上厕所时多蹲一会，缓解一下酸痛，睡觉时，马吉山把窗户全部打开，满天棚的虫子黑黑的，还有会飞的爬山虎，恐怖伴随到天亮。

绝食大约到了22天，马吉山看我还继续绝食，就把我手脚铐在死人床上，呈大字形，用绳子把身体捆住，强行给我下了开口器，这个开口器是给牲畜看牙用的，粗钢丝做的，半圆形，两头固定个绳套在头上，右下角有个锯牙齿的开关，可控制大小，下到嘴里，撑到最大可以使人窒息而死，因为撑上以后咽腔就对死了，一点气息不透，只能靠鼻子吸一点气，嘴小立刻就裂开了，拿下开口器后不能张嘴吃饭。有一次，警察围着我给我灌食，马吉山狠狠的把开口器撑到了最大，我感到快憋死了，心跳出现了异常，我拼命用鼻子发声，有个医生摸我的脉博说快拿下来，我捡回了一条命。

下午，马吉山叫我到医院去做心电图，由于长期被迫害，我心脏出了问题，他暂时不给我用开口器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又给我下上开口器，刚开始我还能死死咬住不让他撑大，就这样天天撑8个小时，手脚全铐在死人床上，头顶上录音机播放着污蔑大法的录音，窗户全用报纸糊住，只有一个小眼，外边能看到我，我看不到外边，那种滋味真是无法言表。

不仅如此，他们还变着法子折磨我，有个年青的大夫叫陈斌，和一个男警拿着很粗绿色绳子把我紧捆在死人床上嘴里下着开口器，直到警察晚上下班后才能将开口器拿下来，拿下开口器也不让我放松一下，把我吊挂在床上铺的栏杆上，很晚才让我上床睡觉，睡觉双手还得铐在二层床梯子上，有时根本不让睡觉，一直吊挂、斜挂到天亮。

警察马吉山看我上开口器还坚持绝食，就说：‘还坚持，等着”，他想毒招，一小盆玉米糊，上午流4个小时，下午流4个小时，把开口器拧小流一小口然后放到最大走了，一会回来又流一小口，又撑大，就这样反复折磨，一天只让上一次厕所，还得戴着开口器，由于咬住开口器，牙齿都松动了，钢丝都嵌到了牙缝里了。

一天，马吉山看室内没人，进来使劲拧开口器，我就大声喊，马吉山看有人跑来就走了，看着没人又拧，并恶狠狠的说：“再叫你绝食，再叫你绝食”。过一会有个警察拿着手纸进来塞在我下巴，咧咧嘴走了，长时间上开口器，我口腔已经麻木了，不知发生了什么，等他们下班把我放下，我一看手纸上全是血，我一摸，牙掉了，长长的牙根，多邪恶呀，我把牙用纸包上，进来四个警察按倒我把牙抢走了，怕留证据，他们下班又把我吊挂起来直到晚上。

到了白天，警察上班又把开口器给我下上，因为钢丝嵌在了牙床上，牙床肿了，舌底也烂了，我承受不下去了，决定放弃绝食，我要吃饭，马吉山不让吃，说：“你想吃就吃，想绝就绝，你说了算了，不给吃”，又继续给我下开口器，我戴着开口器坚持了23天，他们就这样折磨了我近两个月，他们才让我离开了严管室，我是扶着墙慢慢的走出严管室。

走出严管室，因为教养院又要提升转化率，新一轮打压迫害又开始了。

2006年10月，教养院把我们没有经过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调回严管队，人人过关，逼写不炼法轮功、对师父不敬的话，每个监室都吊一个法轮功学员，管教把我一只手铐在下床，另一只手铐在上床，斜抻，头窝在上床板下面，身体呈90度，警察刘勇在我身后踹我，浑身痛的汗水、泪水、鼻涕一起流，他每踹我一下，我疼痛得浑身颤抖，看到这些，被教养院派来转化我的人哭了，走了，刘勇不仅打我，还恶狠狠的咆哮说：“我告诉你，别说一颗牙，就是五颗十颗也是正常，爱上哪告上哪告，你法轮功还能告成吗？这是共产党统治时期。”

九年过去了，我的手腕到现在还是肿的，肉硬硬的，家里人来看我存了500元钱，全叫教养院扣去了，说欠教养院灌食钱。

三、在抚顺洗脑班被强行洗脑事实

2010年8月的一天，我在家操持家务，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不知什么原因，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中街道展主任、姜燕和华中派出所警察赵世德来我家，把我绑架到抚顺洗脑班，在洗脑班里，也遭受了很多折磨。

法轮大法的洪传，使世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使修炼者身心健康全家受益，可是江泽民不顾上述客观真实，于1999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授意下级“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使得下级相关机关对法轮功进行残酷的迫害，以我为例，我曾被非法抄家四次，被刑事拘留两次，被劳动教养两次，被送进洗脑班一次，无数次被当地甘井子区国保大队、派出所监视、街道无数次跟踪，无论白天晚上被敲门、被恐吓。

“上面一有法轮功动向就找你，有一个抓人的名额也是你”。逼得我有家不能归，至今不敢回去住。上述事实都是我亲自遭受迫害的事实，江泽民虽未直接参与对我的具体迫害行为，但所有的指令都是他下达的，江泽民对其下达的指令负有责任。为此，控告人申请最高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第245条、第247条、248条、251条之规定，对江泽民绳之以法，还大法和我师父清白。以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选择光明的未来。偿还给大法弟子造成的一切精神、肉体和经济上的损失。

控告人：邹秀菊

2015年6月23日

